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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聋哑儿童组成的
合唱团，唱出的天籁之音震撼
了世人。这没被刻意修饰的声
音，是人类最原始、最纯净的
表达方式。

两个世界是平等的，无声
的和有声的。合唱团创始人李
博和张咏想用艺术的方式，帮
助这些孩子寻找自由和建立

平等，在两个世界里搭建一座桥梁。
李博说：每个人都说，是我们帮

助了孩子，其实他们也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找回曾经迷失的自己和理想，
还有做艺术的初衷。

" 每次演出过后! 孩子们

都会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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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闯入的精灵
广西凌云，一个偏远、宁静而美丽的小县

城，喀斯特地貌特有的青山连绵起伏，勾勒出一
圈优美的城际线，清澈见底的泗水河穿城而过，
古老的大榕树盘根错节，天然是一幅山水画。城
里的出租车是一种叫“马仔”的豪华版三轮车，!
元钱跑遍县城。

广西凌云特殊教育学校坐落在县城的边
上，一扇铁栅门将孩子与外面的世界分隔开来，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考虑，没有人进出的时候，门
是紧锁的。
他们的身份是有标签的。很多人不愿意把孩

子送到这里来，因为不想承认或让外界认为，他
们有缺陷。
北京来的李博和厦门来的张咏是两个意外

闯入的精灵。最初他们只是想让孩子们发声并
采样，融入到自己的音乐里。李博原本是个画
家，中国 "#后画家的代表人物，张咏是资深音
乐人，会演奏多种乐器，参加过多个风格不同的
乐队。但稳步发展的生活有时像一个泥潭，让艺
术的突破找不到着力点。
一次，北京街头一个聋哑人猛然喊出的一

嗓子，让两个人一下看到了亮光。“这声音不光
是美，它有一种穿透人心的感觉。”这是没有被
文明驯化过的声音，充满了“自然”的质感。于
是，他们萌生了找一个聋哑学校采集声音的想
法，经过一个基金会的牵线，来到了凌云。
那是 $%&'年，后来合唱团里最活泼的成员

杨微微才 (岁。!年了，两个人最初“自私”的想
法一直没有做，也不打算再做了。

不可思议的设想
很多事情看似机缘巧合，其实是水到渠成。
李博和张咏一直说，如果没有最后杨微微

喊出的那一嗓子，可能什么都不会有了。在凌云
半个月，每天带着从聋一班到聋四班选出的孩
子们，鼓励他们发声。可孩子们不是比着手语退
缩，就是只能发出嘶哑的声音，无论怎么指导，
全然无效。
无奈，两人决定离开。然而，就在和校长告

别的时候，杨微微突然跑过来，拉着两人，“啊！
啊！”地大声喊出来，一脸高兴极了的表情。
“我们俩一下就疯了！”
决定立即逆转。这时候，责任感也让他们迈

不开步子了。李博和张咏思忖着，显然两个星期
的心血没有白费，一旦离开，孩子们刚被唤醒的
内心，刚建立起的自信，将遭受加倍的打击。
虽然决定留下，但要做什么也很难确定，两

人在酒店里商量再三，决定做个合唱团。
“疯了吧？”很多朋友觉得不可思议，让一群

聋哑儿童发音、唱歌，还合唱团？
校长周彩英选择了相信，她提出一条要求：

“你们要做，就要坚持下去。”后来又一路开绿
灯，成为合唱团的坚强后盾。

难的不是技术
声音是什么？
没人能给这些先天聋哑的儿童解

释清楚。
张开嘴，用舌头、声带，腹腔共同

完成一个运动过程，达到某种特殊的
振动。也许，他们感受到的是这个。

但听的人感知到的是自然、原始、
令人震撼的声音，这些声音激荡着人
们内心感动、敬佩、崇拜、怜爱各种糅
和在一起的情感。

教会他们控制发声系统的过程是
漫长的，长到几乎让人失去信心。每天
不断地重复，直到他们的肌肉记忆产
生，一个“啊”字就练了好几年。所以张
咏说，难的不是技术，是巨大的耐心。

所有与常规训练相关的名词“上
颚”“丹田”“圆润”全无用处。摸着李博
和张咏的咽喉和腹部，孩子们感受着
振动。最初的音体教室有一面墙的镜
子，李博拿着压舌棒压着他们许久不
用、在口腔里乱转的舌头，让他们对着
镜子感受舌头的力量。压舌棒的灵感
来自县城小卖部里的冰棍，李博一买
一大堆，让大家吃完冰棍，留下木棒当
教具。含着李子或糖果，让口腔打开，
并记住打开的幅度。还要请老师用手
语比划“小狗”，教他们像小狗喘气那

样练习腹部肌肉的弹性；比划“闻花”，
学会做深呼吸；吹很多气球，练习肺活
量……

李博说，灵感是一匹野马，给他一
个缰绳，让他们学会去驾驭，才能把这
匹野马发挥到极致。

学会了发声，张咏根据每个人的
音色，找到了最能够表现他们个人特
点的音，定下音来，又要练音准。每人
一台校音器，孩子们知道，喉咙里某一
种程度的振动，加上口腔固定的姿态
和腹腔肌肉有记忆的收缩，让校音器
上那个绿色的灯亮了，自己的声音就
是准了。所有的肌肉感觉要练成一种
固化反应。现在，孩子们一张口就是标
准音，普通人都难做到。

!年第一首歌
“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周彩英说，

她日日在学校，看得到孩子们付出的
艰辛。单音练习完成后，张咏第一次准
备给孩子们写首歌，将他们的声音采
集回去，用电脑加以处理，和其他的乐
器合成一个合成曲。当曲子发回学校
时，她和其他每天陪着孩子们练习的
老师们都流泪了。
“难以想像，平时听着孩子们‘啊

啊啊’的声音，编出来那么好听，我们
都被震撼了，太感动了。”
那是 $%)*年。(年，孩子们有了第

一首歌，时长 )分钟。
张咏写的这首歌力求简单，在一

个八度的音域里写的小品，不加切分
等复杂的节奏，仅在和弦上动点脑筋，
让旋律丰富一些。
孩子们第一次登台演出，是 $+&*

年 !月 ,&日，凌云县全国助残日文艺
汇演。那次孩子们真的很紧张，不过还
是自信地唱完了这首歌。台下，有人不
解，有人流泪。
“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由衷地觉

得我们那么多年的辛苦，就是为了台
上这一下子，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后来，这首歌成为赴北京演出的
《无声三部曲》里的最后一部：希望。

厦门、北京……
张咏 ,%&(年离开北京，移居宁静

的厦门，潜心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南音。
,%&*年的 &&月初，厦门《龙舟唱晚》音
乐节，张咏将孩子们唱的歌拿给组委
会的朋友听，立刻赢得演出的机会。

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凌云，离开广
西，来到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里。山里
孩子生活闭塞，残障儿童走出家门的
难度更大。能让孩子们看到外面的世
界，李博和张咏特别欣慰，“带他们走
出去了，他们看见了更多选择，有的人
可能一辈子在村里呆着，可能出去一
次就有了新的梦想。”

看着孩子们自信地站在几千
人面前歌唱，两个人快乐的
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孩子们此行也是快乐
满满，演出之后，他们玩了
个痛快。除了第一次坐飞
机，还第一次坐船、看大海、
去游乐场……

然后，就走进了北京音乐厅。在厦
门，孩子们的演出太精彩了，台下一位
音乐厅的负责人热情相邀，请他们迈
进国内一流的音乐殿堂。

很多孩子是家里“放着鞭炮”送出
门的。身着一身白色的演出服，面对满
座 &%,(名听众，孩子们镇定自若，完
美地演绎了 &,分钟的《无声三部曲》：
希声、嬉戏和希望。演出完毕，指挥李
博回头，看见了很多人在流泪，也看见
了无数的手高举着，比出“太棒了”的
大拇指。

后台，下场的孩子和老师们抱头
痛哭。

两个世界的平等
两个世界是平等的，只有你走进

了他们的世界才会理解。
!年的相处，虽然和孩子们无法用

语言交流，但他们了解彼此。慢慢地，
李博和张咏也会觉得自己和这些孩子
其实很像。

教孩子们唱歌，是连接无声世界
和有声世界的一座桥梁。“他们的世界
非常美，但他们的语言太晦涩了，所以
只能让他们先模仿我们的语言，让人
们对这个世界感兴趣。然后再加入他
们的世界里带给我们灵感的东西。”
《无声三部曲》第二部“嬉戏”，男

孩何青东和陆成军上前一步，打起手
势，自信地唱起了 -./，赢得满堂掌
声。这段“叽叽哇”来得有趣。一天中
午，李博突然听见这两个男孩“叽叽
哇”“叽叽哇”地对着比划，“我说，师
兄，你过来，你听他俩。”于是，张咏拿
起鼓，配合他俩找到了一种律动，这句
无声世界里的“去吃饭”“去吃饭”，由
此变成了一段美丽的音乐。孩子们独
特的声音还有很多很多。
“你看，他们才崭露头角，就打动

了许多人。”张咏说。
原始的声音，自然的表达，充满张

力与爆发力。这也是李博和张咏多年
寻求的没有界限的艺术。
“以后就是我们跟着他们走，尽量

和他们多呆在一起，把各种东西都打
开，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张咏说。成
都的演出过后，他们将跟着孩子进山
生活一段时间，捕捉他们不经意中发
出来的声音。

!年，李博和张咏基本上停止了原
来的事业，花光了积蓄，拉了无数朋友
帮忙。现在，无声合唱团的背后有很多
人在默默地支持和帮助。

“这很容易让人误解成怜悯和帮
助，其实不是，是我们得到了很多东
西，和孩子们一起，在这样优美的环境
里，我们很快乐。”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公益项目，

不，并不是这样，它是一个艺术项目。
孩子们是艺术家本身，因为他们的声
音本身就是艺术。我们也从他们身上
获得很多力量、灵感和勇气，包括重新
找回了做艺术的初衷。”

" 用调音器帮助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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